
我们知道 , 中国有非常优秀的雕塑传统 , 但是这一传统自西学东渐以来 , 实际上慢慢消失

了。20世纪以来 ,虽然雕塑界的一些老前辈希望努力改变这种状况 ,可是因为种种历史的原因 ,

这个愿望终究没有实现。由于文化内涵和美学个性的缺失 ,中国当代雕塑在世界艺坛缺乏应有

的影响力。

吴为山既有开阔的现代艺术视野 , 又有弘扬本土艺术传统的责任感 , 希望改变中国当代雕

塑的状况。他努力在自己的雕塑上倾注力量,赋予冰冷的材料以炽热的灵魂,赋予静态的造型以

中国文化的生动的人文精神。在雕塑题材上 ,以往我们多见吴为山选择了大家熟知的历史文化

名人。他在挖掘这些人物非凡的精神世界的同时 ,也在向世界呈现整个当代中国人的文化人格

和精神风貌 ;在雕塑手法上 , 他借鉴西方现代雕塑经验 , 同时将中国传统雕塑或绘画上的“写

意”元素大胆引入雕塑造型,抛弃繁琐的细节,强调形与神的统一,因此他的雕塑无论从“再现”

的角度看还是从“表现”的角度看,都显得特别传神。这是吴为山作品的一个亮点。吴为山的雕

塑与西方人的雕塑拉开了距离 , 也与当下偏于西化的中国雕塑颇有不同 , 他以自己的独创性的

艺术形象,形成了为人们所认知的独特艺术风格。应该说,这是—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雕塑。

吴为山既着重雕塑创作 , 也着力于雕塑理论的研究 , 他所提出的“写意雕塑论”, 既是自己

创作心得的一种总结 ,也是现代人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一种阐释和发扬。想必这样的思想会

对我国当代雕塑的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吴为山所探索的雕塑创作道路非常有意义 ,却也异常

地艰难 , 但这是一条正路 , 也是一条大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主题雕塑的创

作 , 是吴为山艺术创作新的开拓 , 是其艺术表现力新的展现 , 这一艺术创造的成绩既属于他本

人 , 也属于这个时代 , 我们应该加以深入总结 , 以此推动我国当代雕塑艺术的发展 , 以期中国当

代雕塑能以自己的面貌在世界艺坛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 作者单位 中国艺术研究院)

我接受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设计创作大型组雕, 是在2005年12

月15日,是“大屠杀”祭日———12月13日的两天后。

时值寒冬,北风凛冽。我心情沉重,仿佛时间倒流到1937年那血雨腥风的岁月,那逃难的、被

杀的、呼号的⋯⋯那屠刀上流下的鲜血正滴入日军的皮靴下⋯⋯我恍惚走向南京城西江东门 ,

这里是当年屠杀现场之一,白骨层层,是男女老少平民屈死于日军残暴下的铁证。而今纪念馆扩

建,又在地下挖出了一批尸骨。虽然这一带已是住宅群立,各机构新楼布列,但冥冥中不乏阴风、

冤气。极目西望长江滔滔,平静中有巨大的潜流,俨然三十万亡灵冤魂的哀号。自1982年我求学

来到南京至今的二十多年间,我常常陪友人、国际来访者甚至日本同行来此凭吊。我们也常常会

看到日本人抱着忏悔和赎罪的态度在此献花。我觉得这是每一位有良知的人应有的历史态度。

魂兮归来
———创作“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大型群雕记

吴为山

史诗力作 写意精神———吴为山的雕塑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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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带着人性真善情怀而生发的悲剧意识是人类和平的心理基础。

我曾于2005年4月樱花时节应邀访问日本东京并举办雕塑绘画展,我作品中内蕴的汉风唐韵

感动着一衣带水的邻国观众 ,他们依依抒怀 ,谈及唐朝僧人鉴真 ,也论到当年徐福率众男女东渡

日本求仙草之传说。文化渊源的共通当获得彼此的理解。然,也有不解,《朝日新闻》记者问,六

十年过去了,中国为何还不放过“大屠杀”事件!

我的回答只能是:以史为鉴,则后事可师矣。

摆在面前的是 :当年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皆以确凿无疑的事实为依据 , 对日本战争罪犯作

出了正义的判决 ,仅东京审判就历时两年半 , 开庭818次 , 419名证人出庭作证 , 779人作了书面证

言,受理证据4336件,英文审判记录48412页,判决书厚达1213页。然而 ,战后六十年来 ,日本政府

在对待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上 , 基本上采取暧昧或含糊其辞或躲躲闪闪的态度 ;其极右势

力更是否定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 ,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 ,不仅对战争不反省 ,对被侵略国家不道

歉,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中国“虚构”的,是“谎言”、“捏造”。每年的8月15日都有许多官员包括

内阁大臣等去靖国神社参拜。甚至小泉纯一郎作为首相也连续坚持参拜这个供养着东条英机亡

灵的神社。1996年8月,日本公开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这部书,实际上是对侵华战争包括

南京大屠杀全面的翻案。

公然敢于推翻铁的史实的日本右翼人群,是未来和平的隐患。

我们再看看国内状况。二十多年的经济建设、社会转型 ,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年轻一代的历

史责任感普遍淡化 , 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已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人文理想和精神生命价值实现的

需求;民族与国家的意识在个人主义膨胀中也渐渐模糊。曾经有一份报道 ,一批“明星”参观南

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 边看着受害者的名字 , 边笑着喝矿泉水 , 这张照片鲜目地登在《扬子

晚报》上,再看看图片文字说明,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一个民族的子孙对自己民族的历史灾难、耻

辱竟如此冷漠,这里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类似世界近代史上的三大惨案———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法西斯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广岛原

子弹爆炸,在未来世界会重演吗? 在当今和平环境中提出这个问题似乎耸人听闻,但细想则真地

不免令人忧心忡忡。

因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程的扩建是历史的需要 ,是人类的灵魂工程。

扩建工程首先是建筑 ,它是载体 ,也体现精神;史实—物证陈列是基础;作为凝固历史、铸造国魂

的雕塑则是直接进入人心灵的。它为人们对客观史实的认识提供了价值判断之参照。

如此重大的题材,如此重要的地点,如此壮观的场馆,雕何? 塑何? 雕塑者何为?!

首先是立意,立意的基础是立场。是站在南京看待这座城市的血泪,同情当年市民的苦难遭

遇? 或是站在国家民族的方位,看待吾土吾民所蒙受的劫难? 我认为只有立足于人类历史的高度

来正视、反思这段日本军国主义反人类的兽行 , 才能升华作品的境界 , 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纪念、

仇恨。回顾一下我国自上个世纪至今所有表现抗战题材的作品,几乎都是再现场面。那种国仇家

恨溢于作品的内容与形式 ,这是时代的必然。但今天的中国日益强大 ,今天的世界日趋文明 , 中

国有自信来倾诉历史的灾难与蒙受的侮辱。作为受辱者 , 中国有责任控诉战争 , 有责任告诉世

界,和平是人类精神所栖。一个遍体鳞伤的弱国是没有能力祈求和平的! 因此凝固平民悲怆的形

象、表现祖国母亲蒙难、呼唤民族精神崛起、祈望和平 , 应当是整个作品的表现核心。立意明确

后,要解决的是作品的取材与形式。

有许多建议几乎是一致的:入馆处表现屠杀的惨烈 ,尸骨成堆 ,尸横遍野。主建筑下面血染

成河。我则认为,纪念馆处于街区,在喧闹的现代商业、人居环境中,世俗生活情感与惨痛历史悲

剧之间需要有一个过渡。雕塑应当一目了然而又层层引人进入,悲情意识由内生发。因此,叙事

性、史诗般群雕组合可产生这样的感情交响 ,波澜跌宕 ,起伏壮阔。它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灾难描

述和痛苦诉说 ,在这史诗中所生发的美 ,足以鞭挞丑恶、罪恶 ,足以从灵魂深处渗入 ,从而荡涤人

类的污浊。它有别于单一化、极端化、政治脸谱化的造型 ,而是以普遍人性为切入点作深刻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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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兮归来———创作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大型群雕记

现。所谓人性,是以人的生存、基本的生命需要以及人的尊严为出发点的。

在这恢宏的精神意象辐射下,一个强有力的旋律在我内心油然而生:

高起———低落———流线蜿蜒———上升———升腾!

它对应着 :体量、形态、张力产生的悲怆主题《家破人亡》( 11米高 ) , 继而是各具神态、体

态、动态的《逃难》群雕( 10组人物) , 再继而是由大地发出的吼声 , 颤抖之手直指苍天的《冤魂

呐喊》( 12米高抽象造型) 。

这组群雕的背景以三角形体面为元素的主体建筑为背景 , 组成激越而低沉、悲怆而激愤的

乐章。就空间而言,它形成气场,使观众统慑于悲天悯人的氛围中。在进入纪念馆前已受到净化。

让观众进入纪念馆后,每见一根白骨、每见一件血衣都能产生无限的悲情和联想。

优秀的创作设计方案是思想的体现 ,但只有成为公共艺术 ,走向公共空间 ,落实为物化后的

精神载体,才能称为作品。当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感染了观众,化为心灵的寄托,才是真正的存

在,其价值也才能得到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方案的评审通过至关紧要,否则无以实施。评审是

复杂的,比创作更为艰难 ,涉及到所有专家评委、所有领导的审美眼光和对作品立意的认同。与

建筑相匹配的雕塑,其方案通过与否,建筑师往往首先取得话语权。一般的争论焦点会集中于尺

度方面。一般来说,建筑师强调的是建筑主体,雕塑只是点缀的装饰,或是配角;雕塑家则强调雕

塑的纯精神意义和艺术的直接感召力量。

我预感到了创作方案的评审难度。决定以三种表现方式呈现方案 ,全方位、立体地让专家、

领导了解 ,并试图一次性通过。根据我的经验 ,若不能一次通过 ,再根据诸多意见进行修改的话

则遥遥无期,且方案的风格、特点往往会不伦不类。

这三种呈现方式首先是创作方案的图片 , 配文字说明 ;其次是电脑图像漫游 , 配音乐 , 旨在

使观者情感随之深入 ;再次是按建筑与雕塑实景比例缩小 , 制成大型模型 , 配灯光 , 使观众身临

其境。第三种方式所付出的人力物力是巨大的。我寻找到一个未落成的美术馆大楼,在大厅里作

了80米长的模型,主题雕塑模型做到6米高,营造了一个实景空间。2006年9月,江苏省委组织了全

国十多位专家评审。他们在这样详尽的方案面前受到了震撼。主要领导根据专家意见也表示:实

施过程中保证方案的完整性。

方案得到一致好评,通过了!

然而,正如我所预料 ,原设计主题雕塑12米受到了建筑师的反对 ,建筑师规定只能为5米 , 为

此相持半年。我的创作初衷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其核心是“遇难、纪念”;

它的第一主题应当是《家破人亡》, 且以12米的高度 , 表现被凌辱的母亲悲痛之极 , 无力地手托

着蒙难的儿子愤怒地向着苍天呼号 ,她是千千万万受难家庭的代表 ,是蒙难祖国母亲的象征 ;造

型似大大的“人”字 ,嶙峋而沧桑的身躯在视觉上给人以震撼 ,带着这样的震撼缓缓移步纪念馆

的大门。

纪念馆前长长的甬道应当成为观众凝思与纯化心灵的流程 , 该雕塑的创作手法采用“大写

意”,让母体成为山河、成为巨石。且配以诗文:

被杀害的儿子永不再生

被活埋的丈夫永不再生

悲苦留给了被恶魔强暴了的妻

苍天啊⋯⋯

作品中所塑造的母亲双脚,赤足于大地 ,悲苦痉挛 ,那已永不再生的儿子化为了山脉。著名

建筑大师齐康院士在现场认真比较18米高建筑与雕塑的关系后断言:雕塑不能低于11米。与我的

设计吻合! 而今落成后的这尊标志性雕塑 ,让过往行人望而生悲 ,让走近的观众如临巨岩 , 产生

出强烈的情感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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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在思索 , 如真的存在灵魂 , 那当年的受难者会是怎样地告诉今天的人们他们身心的

创伤?! 我曾经访问过劫难幸存者常志强 ,他曾亲眼看着自己母亲被日军刺死 ,亲弟弟泪水与母

亲血水、奶水冻凝一起。时光已逝去七十多个年头,可这位80岁老人仍然声泪俱下,噩梦未醒。我

有一个强烈的欲望:要复活那些受屈的亡灵。纪念馆内那些头盖骨上的刀痕 ,那被砍断的颈骨 ,

那儿童骨头上的枪眼 , 那在光天化日下被剥光衣服的妇女的哀哭 , 身上还投射着日本军帽的影

子,那被反绑着双手跪着、刹那间身首已分的俘虏 ,那被集体活埋的妇女、青年 ,在日本兵铁锹覆

土的间隙,昂首不屈的男子⋯⋯在我不平静的创作遭遇里,无数难眠的夜晚。我甚至走在南京旧

城区,也不自觉听到那被刺杀者的哀鸣! 试想,纪念馆的大门就是被攻陷的中华门 , 如果每个走

进馆内的人 ,相遇了这批由城内而逃出的亡灵 ,这当是历史与现实 ,幻觉与真实 ,灾难与幸福 , 战

争与和平的相遇。我将这10组21个人物置于水中,与行人及建筑若即若离,营造时空的对语,尺度

近乎真人,从感觉世界里与观众互为参与。他们中有妇女、儿童、老人,有知识分子、普通市民、僧

人等。最为让人悲怜的是常志强的母亲将最后一滴奶喂给婴儿,最为勾起回忆的是以儿子搀扶80

岁母亲逃难的历史照片为原型的创作 ,最为令人惊恐的是那被日军强奸的少女为一洗清白而投

井自尽,最为引人沉思的是僧人为死者抹下含冤的双目⋯⋯这21个人物,虚实错落形成悲烈的曲

线 , 雕像为银灰的色质 , 迥异于见惯了的青铜、古铜色 , 它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时空的冤魂 , 是

弥天恐怖中逃出的受难者。

这组雕塑我做得极为淋漓酣畅 ,它可以凭藉体态、动态的极端夸张而达到极强的表现意念 ,

可以将老人那颤抖的筋脉刻划得入微而生动 ,也可以从他们凸起的双眼揭示那惊恐与仇恨! 在

这里 , 精确的写实和概括的写意 , 准确的塑造和变形的夸张 , 结构和比例的所有标准只服从于

“表现”! 这种表现是缘自于魂的底层又深入到骨子里的大表现! 由此,我真正体会到结构与灵

魂的对应 ,表现与精神的对应 ,夸张与情绪的对应。这组《逃难》原本设计是由数十组逃难者组

成的人流 ,以造成气势 ,好似一下子从城中涌出来。但方案被评审专家否定了 ,他们建议以少胜

多,以每组独立的雕塑而概全貌。这是虚中的实像,是中国戏剧舞台上具有的表现智慧。但落成

后,也有另一批专家认为该用原先方案,以多取势,以多求逃难人群的丰富性。

历史上 , 无数艺术作品的个案证明 , 有些只有惟一的设计 , 往往妙不可言 ;有些可有几种设

计方案皆能采用。一旦某种方案实施了,时间久了,也便成了心理上的惟一。

建筑师为纪念馆设计的主建筑由东至西,最高处18米,最低处西端为正负零。我设计的《冤

魂呐喊》在西端 ,从构思上步入情绪高潮 , 从整体视觉形式上呼应了建筑 , 也为建筑的西端增加

了应有的平衡。它以劈开的山形寓意破碎的祖国河山,其豁口便自然成了纪念馆的门道。它虚拟

城门,是逃难之门,是死亡之门。左侧三角形直指苍穹,塑造了一呐喊的冤魂;右侧表现的是平民

生灵被屠戮的场面。它拔地而起 , 斜插云霄 , 是冤屈的吼声 , 是正义的呼号 ;以三角形的视觉冲

击,紧连大地摄人魂魄,撼人心魂。

西方现代艺术革命 ,其重要的成果是以几何形体对事物进行抽象概括以及对情感进行抽象

表现,突破单一写实手法对客观形态的描写。这一成果被广泛运用于设计,也常被纯艺术创作所

吸收。但不免形式脱节于内容表现 ,略显装饰、单薄 ,在《冤魂呐喊》这组中 ,几何体的运用是我

无意间在视觉幻念中形成的。它是从大地深处凸兀而出的! 我冥冥感到在那样的空间中,在《家

破人亡》、《逃难》后需要这样一个“大抽象”符号的感情特征来彰显,以昭示于观众。

《家破人亡》、《冤魂呐喊》均是于天地间找到空间。室外雕塑最为重要的是借助于天地之

势而造型 ,缘自精神表达而生发张力 ,依托于象征性而激发人们的联想。主题性、历史性雕塑还

应通过其体与量的相对关系展现其厚重与深刻。《冤魂呐喊》,将人间的苦难诉诸上苍,分别为12

米、7米的两个三角形体块将观众陷于其间 ,压抑狭窄的“逃难之门”为观众与“逃难者”塑造了

同一的情感通道。

三组雕塑互为相关,为纪念馆拉开了历史悲剧的序幕,并引导观者由此而入馆参观。

走出纪念馆,是和平公园 ,但见绿洲一片 ,在出口处长140米、高8米的墙上以“胜利”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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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浮雕墙。以“V”型为基本构成 ,分别以“黄河咆哮———冒着敌人炮火前进”、“长江滔滔———

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为内容作浮雕。在“V”型的结点处塑造了一位吹响胜利军号的中国军人 ,

脚踏侵略者的钢盔和折断的指挥刀。采用中国传统雕塑象征主义手法表现了人民的胜利、正义

的胜利 ,也象征着让战争远离人间。该雕塑又采用了现代设计的构成手法,借助三角形“V”字的

大小对比透视,形成气势宏阔的大场面。胜利的主题与《和平》公园主题相辅相成。放射状的浮

雕有力地表现了胜利的精神状态 , 它仿佛拥抱和平的双翼 , 为一部悲烈、沉郁的史诗结尾处 , 找

到了舒展而光明的警句。

整个组雕,没有出现一个日本侵略者的形象 ,皆表现我遇难同胞 ,表现我中华儿女。在这组

组雕中,从遇难者群像的惨烈足以佐证日军之凶残与兽行。我们是以和平祈望而塑魂的,是为纪

念我同胞而塑魂的。它的潜台词是:

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

塑造手法中刀砍、棒击、棍敲与手塑相并用 ,其雕痕已显心灵伤痕 ,是民族苦难记忆 ,是日本

军国主义暴行的罪证记录。塑造的悲与愤产生速度与力量,在《辛德勒名单》的主题音乐的回响

中完成每一个形象⋯⋯摄氏38度高温酷暑的露天劳作 ,深夜连续十多个小时的创作已注定了艺

术家情感和民族情感、人类情感的相融,并将此投射到作品中。为此,我写下:

我以无以言状的悲怆追忆那血腥的风雨,

我以颤抖的双手抚摩那三十万亡灵的冤魂,

我以赤子之心刻下这苦难民族的伤痛,

我祈求,

我期望,

古老民族的觉醒!

精神的崛起!

(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雕塑院)

责任编辑 金宁

魂兮归来———创作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大型群雕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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